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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城记

盛澄华与纪德研究
■文/ 朱之父

安德烈·纪德（1869-1951）是具有共产主
义观念的现代法国乃至全欧洲最杰出的作家
之一，他赞赏列宁领导下的十月革命的伟大胜
利，信仰马克思主义。1925年去非洲考察，发
表《刚果纪行》《从乍得归来》，无情抨击列强帝
国的殖民主义。1936年他与进步作家罗曼·罗
兰等应邀访问苏联，回国后出版了《从苏联归
来》一书，实事求是地发表了对苏联的观感。

新中国成立前曾在我国掀起过翻译纪德
作品的热潮。如张若名，1930年发表《纪德的
态度》；郑超麟翻译了纪德的《从苏联归来》，于
1937年1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该书出
版后颇受关注，重印了好几次，产生了相当大
的政治影响，也影响了郑超麟的个人命运。还
有如戴望舒也在上海某杂志上刊登了纪德的
《从苏联归来》；沈宝基于1936年在《中法大学
月报》上发表了纪德创作生平；刘莹1936年发
表于《文艺月刊》的长文《法国象征派小说家》，
把纪德列入象征派小说家；还有卞之琳作为纪
德作品的主要译者之一，介绍了盛澄华在研究
介绍纪德学术上作出的成绩。

这一现象令专注于纪德研究的盛澄华深
感不安，因为盛澄华与所有翻译、介绍纪德的
学者不同，他与纪德不仅是文字之交，更有个
人感情上的交往。他在巴黎与纪德的交往达
到了相当的深度，对纪德的思想言行非常熟
悉，他深知纪德的艺术与思想的发展和演变轨
迹。所以他当时就认为大家并没有真正理解
纪德。

尤其是纪德的《从苏联归来》一书，无论在
法国国内还是国外，都遭到种种责难与误解，
超越了文学层面上的种种批评甚至谴责。但
盛澄华对纪德不仅熟悉，而且深知他的心理和
情感，所以盛澄华没有人云亦云，而是从纪德
思想与艺术的演进角度，评价了《从苏联归来》
表达的观点及所谓的思想“突变”。 他非常清
楚，纪德从苏联回来后仍然信仰共产主义，只
是如实地、友好地说出了当时苏联普遍存在的
贫困，商店没有商品，工人生活比资本主义国
家差得多，人们缺乏独立思想。但他仍然拥护
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十月革命，只是否定了
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盛澄华理解纪德一生追

求自由与解放，同情压迫者痛苦的一贯态度，
《从苏联归来》应该是纪德对苏联存在的一些
实质性问题做了善意的指正。所以当纪德于
194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盛澄华为了让更
多人了解纪德，于1948年将自己多年来写作
的有关纪德的文章，以《纪德研究》为题，由当
时国内的森林出版社正式出版，是为国内最系
统、最全面地介绍和研究纪德的著作。也是他
花了一年多时间，读了纪德全集，记下了1313
页蝇头小字笔记的结晶，是他研究纪德的代表
作。

该书不仅全面地论述了纪德走过的文学
道路；介绍了《纪德的文艺观》，还介绍了纪德
作品之所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其中的
《纪德在中国》一文，则介绍了纪德作品在中国
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以前，纪德作品在中国
的翻译和传播概况。还附录了纪德作品年表
和纪德写给他的14封信。盛澄华的《纪德研
究》，是为我国读者了解法国文学、了解纪德在
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提供了正确的指引
和进一步研究的基石。

■文/图王建欢

龙图殿凉亭紧靠北海塘，位于瓜沥镇坎山塘上南侧，坐
西朝东，大殿为纪念北宋名臣包拯而建，凉亭则构建在龙图
殿的门前。亭下原有的石板路南北贯通“周祠路”，是早年
通向周家祠堂的必经之路，也是通向海塘路与坎山长街的
主要道路之一。

大殿与凉亭为传统古建筑，始建年代无考，现凉亭内两
边有两块碑刻，一块是“募化石板铺路碑记”，其中有“本镇
各布行公捐共助银壹百壹十四千”字样，其他都是以个人之
名捐助，捐助的数目不等，但都是以捐石板长度为主。如

“高傅氏修助十丈、王徐氏修助五丈”等字样，落款为：“嘉庆
九年九月”。从碑刻的捐助内容看，此碑刻是为了记录修筑
海塘路、街路及周祠路而竖立的。另一块是“正堂示禁”，此
块禁碑，由于风化严重，字迹模糊不清，内容便不得而知，落
款为“同治九年十一月十日立”。

从碑刻中“本镇各布行公捐共助银壹百壹十四千”的字
样可以得出，坎山古镇早在清代就是绸缎、布匹的产地与集
散地，清朝中叶，因为钱塘江潮水慢慢向北推移，海塘以北
就开始开垦种植棉麻等作物，并养蚕种桑，境内布行等产业
如雨后春笋般崛起。

现“周祠路”一侧，竖有一块浙江省省级文保单位，萧绍
海塘（杭州段）的文保碑。在龙图殿旁的海塘中，一直有一
块刻着“甚”字号的《千字文》碑。“甚”字在《千字文》中对应
的句子是“荣业所基，籍甚无竟”。此碑刻规格、式样与之前
发现的西江塘“德字号”碑、“过字号”碑和北海塘中的“空字
号”十分相似，区别在于以前发现的碑柱，均刻有“字号”两
字，而龙图殿的这一块“甚”字号，只单独刻了一个字，根据
钱塘江南岸的《海塘里程海塘字号对照表》中，这“甚”字号
位置就在塘上附近的龙图殿。

龙图殿与凉亭一直是当地人作为信仰而存在的古建
筑，也是海塘文化的组成部分，此凉亭虽然饱经沧桑，在新
中国成立后也维修过几次，但建筑风格一直没有改变过，依
旧散发着古凉亭古朴简约的气息。

从上到下分别为凉亭南入口、北入口及凉亭内
部结构

盛澄华（1912-1970），萧山坎山盛家坞人，是实业家盛练心之子。
少年时就读于萧山第三小学、绍兴第五中学（今绍兴中学），上海复旦大
学实验中学、上海江湾立达学园、复旦大学外国语系、清华大学外国语
言文学系。1935年赴法国巴黎大学文学院深造，专注于法国文学研究
和对著名著作的翻译，是我国早期法国文学研究和翻译的杰出学者。
1940年回国后受聘于大后方的西北大学任副教授。三年后调任复旦大
学外文系教授。1947年转至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任教。新中国成
立后，进入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任教授。他的一生致力于研究法
国著名文学家的作品，尤其是对获得诺贝尔奖的纪德的艺术思想和主
要著作倾注了毕生心血，被沈从文、钱钟书等著名人士赞誉为才华横溢
的学者。

盛澄华专注于纪德研究，达到了废寝忘食
的地步，但他不曾料到，或许根本就没有想到，
他的纪德研究竟然影响到了他的婚姻与生
死。

早在巴黎深造期间，他通过友人介绍，结
识了一位名叫韩惠连的女友。韩女士觉得盛
澄华是个不会生活、不懂爱情的书呆子，原本
不再想去理睬盛澄华。但没有想到盛澄华在
第二年接二连三地写信向她求婚，韩惠连一度
被他打动，曾准备和他结婚。但在与盛澄华的
接触中又一次让她失望。然而盛澄华就如追
求真知那样，竟然直接给韩惠连的父母写了一
封长达十几页的信，把自己的情况详细地做了
介绍，表明了求婚的诚意。没想到未来的老丈
人被感动得一塌糊涂，全家讨论通过，赞成女
儿和他在国外成婚。婚后，盛澄华才以深深的
爱，感动了妻子，共育了五个孩子。但不可理
解的是，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中期，盛

澄华竟突然提出离婚。由此可见盛澄华确实
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不甘于内心归于平淡。韩
女士当然也不示弱，独自带着五个孩子生活，
可盛澄华却又再婚。这些举止在一般人看来
确实感到盛澄华是否精神上有问题？

然而，盛澄华并没有理会他人对他是否理
解，自认为自己起码是一名忠诚的学者，他无
法理解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以及当时我国向苏
联一面倒的政策，使研究、翻译纪德作品成为
他的一大“原罪”。他更无法理解自己此前的
一切努力和付出，以及赢得的名誉，都因研究
纪德而付之东流。他的预备党员资格被取消，
反右派斗争中被打成右派，自己的生命也止于

“文化大革命”。或许他至死都没有理解自己
读纪德、研究纪德、写纪德究竟错在哪里？

他临终前，只有儿子告诉母亲说“父亲到
了鲤鱼洲后，一直和年轻人一起劳动，一起挑
河泥、拦湖造田，一起睡在铺着稻草的帐篷

里。”可是此时的韩惠连还能做什么呢？
盛澄华几乎从未觉察到自己患有心脏病，

只知道按照领导上的要求该做什么就做什
么。这一天上午又去湖边劳动，在中午回来休
息的路上感到有些不舒服，就直接去了医务
室，据说医生给他打了强心针后，他感到更不
舒服，痛苦得呻吟不止。医务人员束手无策，
提出送往南昌城里的医院。但没有车，只得用
担架抬着走，走到公路上好不容易拦下了一辆
拖拉机，将担架抬上去，一路颠簸着前进，送到
医院时盛澄华已经没有气息了，一位大学教
授、著名的法国文学研究专家，就这样没有留
下一句任何遗言，无声无息地走了。这位与纪
德往返书信、悉心研究和翻译纪德作品的专家
从此停摆了生命之钟，终年57岁。纪德亲笔
签名赠予他的整套《纪德全集》，竟然落在北京
东安市场中的一家小书店，后来也就下落不
明。

盛澄华的秉性和遭遇，一般人均以为他致
力于研究而不通人情，是个十足的书呆子，只
有他的挚友、大学时的同班同学、原上海市作
家协会副主席辛笛（本名王馨迪）才理解他的
个性。盛澄华在巴黎就读时，就不考学位，不
考文凭，而是专心致志地研究纪德。他对个人
生活非常随意，连所用手纸也是将前一天看过
的《巴黎晚报》裁成方块，权作草纸使用。吃饭
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辛笛知道他文艺修养
极深，而对哲学或马克思的书籍读得不多，但
笃信纪德。但他并非是所谓书呆子，抗战胜利
后的某一天，因学生领袖被军警逮捕，他挺身
而出、仗义执言，还领头发起罢课，得到响应。
第二天他又带领其他师生，罢教罢课，接受采
访，发表声明，迫使当局放人。

1949年3月，尽管北平还没解放，但清华

园里已洋溢着解放的气息，他就积极地投身
其中，对未来充满乐观，思想也有了很大的发
展和变化，50年代后期，他对与韩惠连离婚
一事深感内疚，曾投昆明湖自杀未遂。当时
韩惠连也在清华任教，许多教师教授都不理
解，因为他们夫妻间并没有发生矛盾或争
论。据说下水后的盛澄华想到了惠连和孩子
们的痛苦和困难，又从水中爬上了岸，只是不
肯吃饭、不肯见人，惠边知道他一时想不开确
会走向极端。是校领导要惠连去劝慰他，他
也表示今后再也不做这种糊涂事。他对自己
确实不大关注，明明已有心脏病，却不当回
事，结果死于一次强度较大的劳动中。北京
大学对他评价还是公正的，认为他思想上要
求进步，工作积极，教学有方，是一位有成就
的教授。时在上海的诗人辛笛得知此噩耗，

愀然良久，书写了七绝：
一从岭外羽书驰，报我梅开喜可知。
但惜故人乘鹤去，墓前宿草已离离。
何期一别即黄泉，未尽文才为舛偏。
回首少年维特梦，欲挥无泪洒尊前。
诗后补记：窗友萧山盛子澄华生前为海

内研究法国文豪纪德的有数名家之一，抗战
期间在大后方译有《地粮》《伪币制造者》《日
尼薇》等作品，胜利后并将论文多篇辑成《纪
德研究》一书。兹北京大学陈古元兄过沪，
再告澄华已于一九七○年秋病殁。回忆我
辈同在少年时代酷爱歌德《少年维特之烦
恼》。而尔后澄华治学之余则身体力行，理
智不能胜情，往往偏颇任性，遂终不免于坎
坷，思之不禁怆然无已。

纪德研究的集大成者

为研究纪德付出了生命

挚友辛笛对盛澄华的追思


